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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入侵害虫棕榈蓟马的研究进展

袁琳琳，李　芬，潘雪莲，吴少英
（海南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海口 570228）

摘    要： 棕榈蓟马（Thrips palmi Karny）属于个体微小但繁殖力强的外来入侵害虫，主要以直接取食、产卵和

间接传播植物病毒的形式对寄主植物产生危害。目前已发现棕榈蓟马分布于我国 13 个省份，危害多种作物，

导致作物生长缓慢、瓜果畸形，经济损失惨重。笔者从棕榈蓟马形态性状、生态性状、发生危害、抗药性现状

和综合防治技术五个方面，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旨在帮助果蔬产业人员更有效地防治该虫害，促进我国瓜

果蔬菜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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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蓟马（Thrips palmi Karny）属缨翅目（Thysanoptera）蓟马科（Thripida），是外来入侵物种之一[1 − 2]，

在苏门达腊岛的烟草上首次被发现[3]，20 世纪 70 年代迅速在世界各地大面积发生，目前在加勒比海和

欧、亚、非、美、大洋洲均有分布[4 − 6]。1976 年，中国首次在广东的蔬菜作物上发现棕榈蓟马[7 − 8]，目前在

香港、海南、云南、湖南、浙江、广东、西藏、四川、广西等地均有分布[9]。此外，在山东、湖北、上海、江

苏等地也发现棕榈蓟马的发生分布[10]。棕榈蓟马有直接危害（取食、产卵）和间接危害（传播植物病毒）两

种为害方式。棕榈蓟马利用自身的锉吸式口器来吸取植物组织器官内的营养成分以满足其自身生长需

要，为害严重时可使蔬菜大量减产（减产率：茄科 20%～30%，豆科 20%～35%，葫芦科 5%～40%）[9]。棕

榈蓟马还可以传播多种植物病毒病[11 − 12]。本研究从棕榈蓟马形态性状、生态性状、发生危害、抗药性现

状和综合防治技术五个方面，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旨在帮助果蔬产业人员更有效地防治该虫害，促进

我国瓜果蔬菜产业健康发展。 

1    棕榈蓟马的形态鉴定

棕榈蓟马体型微小，幼虫通常不作鉴定虫态；成虫呈黄褐色或黑色，体长 1～2 mm[2]，一般通过制作棕

榈蓟马成虫标本进行形态鉴定[13 − 15]。 

1.1    棕榈蓟马的卵    棕榈蓟马具有呈白色针点状的初产卵痕，初产卵为白色透明状的长椭圆形卵粒，

0.2 mm 左右；卵孵化后，卵痕呈现黄褐色[9]。 

1.2    棕榈蓟马的若虫、伪蛹    棕榈蓟马属过渐变态昆虫，初孵若虫呈白色，复眼红色；1～2 龄若虫淡黄

色，无单眼；3 龄若虫（预蛹），体淡黄白色，触角向前伸展；4 龄若虫又称蛹，体黄色，3 只单眼，触角沿身体

向后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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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棕榈蓟马的成虫    棕榈蓟马通常以雌成虫作鉴定虫态。雌成虫体色呈金黄色，头近方形，3 只单眼

呈三角形排列，与豇豆大蓟马和西花蓟马的主要区别特征之一是棕榈蓟马单眼间鬃位于单眼间连线外

缘；而豇豆大蓟马和西花蓟马的单眼间鬃位于连线内测。触角共 7 节，第三节与第四节上有明显的叉状

感觉锥，前胸后缘鬃有 6 根，中央 2 根较其余 4 根稍长。后胸盾片具 1 对钟形感觉器，腹节末端具完整后

缘梳。翅着生有细长缘毛，前翅 10 根上脉鬃，11 根下脉鬃。 

2    棕榈蓟马的生态学特征
 

2.1    棕榈蓟马生活史    棕榈蓟马的生活周期包括卵、若虫、预蛹、蛹、成虫 5 个虫态。成虫将卵分散产

于植株幼嫩组织；1、2 龄若虫行动敏捷，植株幼嫩组织是其最爱取食的部位；3 龄若虫（预蛹）不再进行取

食，并在地下 3～5 cm 的土层内化蛹；4 龄若虫（蛹）不食不动，在土层度过蛹期；成虫羽化后向地上爬行，

通常在花内、内膛叶片等部位活动[9]。 

2.2    棕榈蓟马的生殖方式    蓟马类昆虫有多种生殖方式，仅极少数可进行卵胎生[16 − 17]。棕榈蓟马主要

生殖方式为产雄孤雌生殖和两性生殖，在恒温条件下（24.5 ~ 25.5 ℃），棕榈蓟马进行孤雌生殖或两性生殖

时的产卵量并没有明显差别[18]。 

2.3    棕榈蓟马的发生分布    棕榈蓟马的主要寄主是节瓜和茄子。在节瓜叶不同部位棕榈蓟马的发生分

布存在显著差异，且明显偏向于心叶方向聚集，在节瓜瓜棚内棕榈蓟马在向光面的群体数量明显多于背

光面[19]。相关研究表明，棕榈蓟马成虫和若虫分别喜好分布于茄子植株的上层叶片和中层叶片，且喜好

聚集于同一叶片的叶面和叶背[20]。 

2.4    棕榈蓟马的趋避性及嗜好性    棕榈蓟马对光源及颜色均具有一定趋避性，成、若虫具有强烈趋光性

和趋嫩性[9]，由此印证棕榈蓟马在向光面的群体数量明显多于背光面这一结论。成虫在土内羽化后就会

循着光线向地上爬行，然后聚集在植株的心叶、嫩芽等幼嫩组织内取食为害。

棕榈蓟马对颜色同样表现一定程度的趋避性，但对不同颜色的趋向性存在明显差异，对蓝色表现出

最强烈的嗜好性，对黑色表现出最弱的嗜好性[21]。研究证明，银色地膜覆盖的辣椒产量最高，但若想趋避

棕榈蓟马成虫及阻断其若虫在土中化蛹也可使用黑色地膜[22]。 

3    棕榈蓟马对植物的危害

棕榈蓟马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传播扩散，因此可造成大面积爆发性危害，其成虫十分活跃、能飞善

跳，自身可随着气流传播扩散。此外，还可夹在植株的花、嫩茎、嫩枝等夹缝中，借助人为传播或寄主植

物的果实、繁殖材料等携带传播。 

3.1    直接危害    棕榈蓟马是以锉吸式口器取食植物幼嫩组织或于其中产卵形成直接危害[23]，受害叶片

卷曲皱缩，变形并老化；花器变色或小斑点显现；果实锈褐色疤痕现于表皮、畸形甚至脱落，果皮硬化，严

重时形成疮疤。棕榈蓟马的直接危害破坏了植株的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使植物光合作用异常，降低植

物观赏价值，造成一定经济损失。 

3.2    间接危害    棕榈蓟马以传播植物病毒的方式对植物造成间接危害，且间接危害的损失明显大于直

接危害[23 − 24]，可传播植物病毒有花生黄斑病毒[25]、番茄斑萎病毒、凤仙花坏死斑病毒[26] 等，另发现棕榈蓟

马亦可传播一种新的甜瓜黄斑病毒[27]，此外，棕榈蓟马还具有传播辣椒褪绿病毒的潜在可能性[28]。 

4    棕榈蓟马的抗药性

由于长期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棕榈蓟马，使得棕榈蓟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目前棕榈蓟马已

对多种化学药剂产生了不同水平的抗药性，例如对有机氯类、有机磷类和拟除虫菊酯类药剂的抗性逐渐

增强，防治效果日渐下降[29 − 31]。分析总结棕榈蓟马对不同药剂的抗性水平，表明其抗药性产生原因主要

与解毒酶、靶标位点敏感性、表皮穿透力等 3 个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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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解毒酶代谢活性增强    解毒酶代谢活性增强是造成棕榈蓟马抗药性增强的主要原因。解毒酶系含

多功能氧化酶（Multi-Function Oxidase）、水解酶（Hydrolase）、谷胱甘肽−S−转移酶（GlutathioneS-transferases）
和酯酶（Esterase）。

有研究表明蓟马酯酶在抗性种群中活性显著高于敏感种群，证明蓟马对药剂抗性的产生与酯酶的高

水平活性有关[32]，而 ZHAO 等研究发现西花蓟马敏感品系中的酯酶活性略高于二嗪磷的抗性品系[33]，所

以目前酯酶在昆虫抗性机制中的作用仍存在较大争议。

相关研究证明蓟马类昆虫对有机磷类、拟除虫菊酯类和氨基甲酸酯类药剂的抗性产生的原因是由于

多功能氧化酶的代谢活性增强[30 − 31, 34]。此外，蓟马类昆虫体内的解毒酶代谢活性增强也与氯氰菊酯类药

剂的抗性产生有关[35]。对吡虫啉、阿维菌素、甲维盐等药剂的抗药性产生也与多功能氧化酶活性增强密

切相关[36]。 

4.2    靶标位点敏感性    蓟马的抗药性产生还与靶标位点的改变、敏感性下降及靶标活性变化相关。神

经膜上钠通道是菊酯类药剂的作用靶标，蓟马对拟除虫菊酯、DDT、茚虫威和多种神经毒剂产生抗性是

由于钠通道同源结构域Ⅱ的 S6 片段上的单个氨基酸突变（L 到 P）所致[37]，且昆虫抗性产生的基础物质

是 T929I 编码的氨基酸[38]。乙酰胆碱酯酶是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药剂的靶标位点，昆虫乙酰胆碱酯酶

敏感性下降和活性的升高是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药剂抗性产生的原因[26]。此外，目前推测靶标位点乙

酰胆碱受体的改变是由于蓟马类害虫对多杀菌素产生抗性的原因[39 − 40]。 

4.3    表皮穿透力下降    表皮穿透力下降引起害虫抗药性上升主要针对触杀型药剂而言。药剂的活性和

作用效果被昆虫表皮结构和药剂理化性质共同影响。迄今为止昆虫抗药性与表皮穿透力的相关性研究

较少，主要原因是田间多使用内吸型杀虫剂来防治蓟马类昆虫[26]。 

4.4    棕榈蓟马不同水平抗药性    以山东棕榈蓟马为例，对山东省 3 个地区（寿光、泰安、济南）2010—
2019 年的温室棕榈蓟马进行调研，发现这 3 个地区棕榈蓟马对不同药剂的抗药性水平不同[41]。

寿光种群总体对药剂产生最高水平抗性，对氯氟氰菊酯、噻虫嗪、吡虫啉及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药剂表现中水平抗性，对多杀菌素药剂表现低水平抗性；济南种群总体对药剂产生了最低水平的抗药

性，产生低水平抗性的药剂仅有氯氟氰菊酯，具有产生低水平抗性趋势的药剂有多杀菌素、噻虫嗪和吡虫

啉，而对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药剂则表现出敏感状态；泰安种群总体对药剂产生了中等水平抗药性，

对吡虫啉药剂表现中水平抗性，对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药剂表现低水平抗性，对氯氟氰菊酯、多杀菌

素及噻虫嗪药剂有产生低水平抗性趋势。

张安盛对山东商河品系的棕榈蓟马成虫经浸叶法进行毒力测定，分析得到，多杀菌素和甲氨基阿维

菌素苯甲酸盐对棕榈蓟马表现较高毒力[41]。 

5    棕榈蓟马的综合防治

棕榈蓟马的防治措施主要有农业、生物、物理及化学措施。为防止使用单一药剂防治棕榈蓟马造成

其产生抗药性，应采取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措施对其进行防治。 

5.1    农业防治    选育抗棕榈蓟马的节瓜、黄瓜和茄子等寄主植物、培育健壮植株以提高植株的抗逆性、

恶化棕榈蓟马生存环境、清除田间病株杂草等措施均能有效降低棕榈蓟马的危害。此外，可根据棕榈蓟

马的入土化蛹习性，使用地膜覆盖法阻断棕榈蓟马入土化蛹，使棕榈蓟马脱水死亡[42]，此法可有效降低棕

榈蓟马虫口密度。利用施有杀虫剂的诱虫植物如开花期菊花等可更加有效地减少害虫数量[43]。此外，早

期害虫预警也是重要的防控措施，番茄斑萎病毒症状在矮牵牛被带毒蓟马取食后几天内就会显现[26]，据

此可以种植指示植物来进行预警。 

5.2    生物防治    利用天敌生物来防治棕榈蓟马可以有效减少化学药剂使用，捕食性天敌、寄生蜂、病原

微生物为棕榈蓟马主要的天敌生物[44 − 53]（表 1）。 

5.3    物理防治    防治棕榈蓟马的物理措施主要是利用其对温度的适应性及对光线及颜色的趋避性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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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措施。首先，棕榈蓟马对温差十分敏感，在其入土化蛹并羽化后向地上爬出时，通风降低温室内温

度可使该虫死亡，如此反复几次后死亡率可达 90% 以上[54]。其次，棕榈蓟马成、若虫都对光线和蓝色表

现出强的趋向性，可采取夜晚悬挂诱捕灯，白天放置蓝色粘虫板等措施来进行捕杀。影响诱捕量的主要

因素有粘虫板颜色和引诱剂的添加剂量两方面，蓝色粘虫板诱捕效果相比其他颜色效果较好[55]。在棕榈

蓟马的高发期若上述措施均不能有效地防治棕榈蓟马，可采取反射紫外线覆盖物和化学防治联合运用的

措施来进行防治[56]。 

5.4    化学防治    针对棕榈蓟马的化学防治，吴建辉等在广东地区试验田的监测结果表明，10% 溴虫腈防

治效果较好[57]。陈青在海南试验田的监测结果发现，对棕榈蓟马防效较好的药剂有 25% 吡虫啉·辛硫磷

乳油、5% 吡虫啉·丁硫克百威乳油和 2.5% 高渗吡虫啉等[58]。Cermeli 等发现阿维菌素、吡虫啉、吡丙醚、

杀螟丹、氟虫脲、除虫脲对若虫的防效依次减弱，仲丁威和胺丙畏对成虫的防效较好[59]。

在化学防治棕榈蓟马时，应适时、精准用药并综合运用多种防治措施。合理轮用或化学药剂混用可

有效降低药剂选择压力并延缓害虫抗药性发展。化学药剂混合使用时应注意药剂间的拮抗作用，部分氨

基甲酸酯类药剂和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存在交互抗性[60 − 61]，在吡蚜酮、吡虫啉与阿维菌素间均发生[62] 拮

抗作用，在氨基甲酸酯和有机磷类药剂间产生交互抗性[63]。 

6    防治建议

棕榈蓟马体型微小且善于隐藏，此类小型昆虫的防治已成为国际难题。目前中国棕榈蓟马的抗药性

日渐增强，有关蓟马类害虫的防治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64]，但大多使用单一防治措施，未能有效运用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措施。推−拉（Push-Pull）策略是基于害虫−天敌一体化的昆虫行为调控技术，为有害生

物综合治理（IPM）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65]。在田间防治棕榈蓟马时，可以充分应用推−拉策略，将棕榈

蓟马的替代寄主植物种植在田间农作物的外围，利用替代作物的吸引力将棕榈蓟马“推”出农田圈，同时

在农田作物中放置可以吸引天敌生物的物质，将棕榈蓟马的天敌生物“拉”进农田圈，如此一来，可以十分

有效地降低棕榈蓟马的种群密度。此外，应做好棕榈蓟马的预防和抗药性监测工作、加强对天敌昆虫的

引进和利用、建立我国的综合防控措施以及新型农药的研究和应用体系，力求严格控制棕榈蓟马发生危

害，促进我国瓜果蔬菜种植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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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Invasive Pest Thrips palmi Karny

YUAN Linlin,   LI Fen,   PAN Xuelian,   WU Shaoying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28, China）

Abstract：Thrips palmi Karny is a small but highly productive invasive pest insect and causes damages to the
host plants mainly through direct feeding, oviposition and/or indirect transmission of a virus. T. palmi has been
found distributed in 13 provinces of China, and infects a variety of crops, leading to slow plant growth of the
crops  and  abnormal  growth  of  melon  and  fruit  and  hence  heavy  economic  losses.  A review of T.  palmi was
made  in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ccurrence  hazards,  drug
resistance status and comprehensive control techniques in combination with our recent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enable technicians and grower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
palmi so that they can prevent and control T. palmi more effectively to avoid more serious economic losses and
to mainta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ruit and vegetable sectors in China for high-quality production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hence good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Thrips palmi Karny；morphology；ecologic traits；Harm；Integrat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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